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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重新定义

应用人类学（和谐主义）致力于探讨当代关于“人是什么”的困惑——性别、超人类主义、意识，以及重建一套连贯的人类学理论。另请参阅：人类, 身心, 和谐实在论, 治理.




人类学的真空

每一种文明都围绕着一种隐性或显性的人类学而构建——即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法律、教育、医学、治理、家庭结构以及公共生活的组织，都预设了某种答案，无论该文明能否将其明确表述出来。

当代西方已失去了这一答案。

消除论唯物主义——即认为意识、意图和主观体验要么是幻觉，要么是神经活动的伴随现象——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制度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隐性人类学。但整个文明从未明确采纳这一观点，因为将其作为一种生活立场是难以忍受的。 实际上，没有人会像没有意识、没有意志、没有内心生活那样去生活。其结果是：一个文明在其制度中运作时遵循着唯物主义的人类学——医学将身体视为生化机器，教育将心灵视为认知处理器，法律将人视为一揽子权利与偏好的集合——而其公民却像拥有灵魂一样生活，却无法说清灵魂是什么，也无法说明它为何重要。

各种相互竞争的重新定义便蜂拥填补了这一真空。如果人类不是一个具有可知本性的多维实体，那么就没有任何依据来评估关于人类应然状态的任何主张。性别变得无限可塑。身体变成了待改造的基质。意识变成了待优化的软件问题。身份变成了没有表演者的表演。 所有下游的争论——儿童医疗干预、生殖技术、认知增强、临终决策——都沦为未言明的形而上学立场的代理战争，因为不存在共同的形而上学来裁决它们。《

和谐主义》拒绝这种真空。 它提供了当代西方所缺乏的：一种植根于自身本体论、经由五大独立传统汇聚而成的图谱所证实的、连贯的人类学，并能解决当一个文明遗忘了自身构成要素时所产生的争端。



何为人类

正如 和谐主义 所描绘的，人类 是多维宏观宇宙的一个多维微观宇宙——这并非比喻意义，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作为 和谐实在论 的直接结果。 这种多维性始于最高尺度：绝对者即虚空与宇宙——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两个维度。在宇宙之中，同样的二元性再次显现：物质与能量（第五元素）是同一现实的两个维度——分别由四种基本力所支配、由Logos所赋予活力的致密与精微。这些并非人类投射到现实上的分类；它们是现实的结构，人类正是在此结构中诞生。

在人类层面，这种宇宙二元性表现为两个构成维度：物理躯体（由智能组织而成的物质，是意识最密集的体现，其建筑结构决定了居住其中的生命所能体验的范围）与能量躯体（灵魂及其脉轮系统——即意识本身的微妙架构）。 能量体即中国传统所称的Qi， 印度传统称之为普拉纳，而安第斯传统则将其视为卡瓦伊·帕查——即“活的能量宇宙”，这是区分生者与死者的生命之流。 通过脉轮，这个能量体展现了人类意识的完整光谱：生存意识、情感与本能生活、意志力、爱、表达、思想与推理、普世伦理以及宇宙意识。 在最高层，真正的灵魂——即和谐主义所称的 Ātman（永恒的灵魂本质），通过 Jīvātman（由经验塑造的活灵魂）来表达——是构筑身体并在转世中持续存在的 神圣火花。 意识的多样形态并非人类的独立“维度”，而是能量体通过其不同器官所展现的形态——灵魂的五种图景曾独立绘制出这一相同的架构。

这两个维度——肉体与能量体——并非层层堆叠，而是一个单一存在相互渗透的方面，彼此不可相互还原，各自都需要独特的认知方式才能被领悟（正如和谐认识论所确立的），且和谐之轮通过具体的实践、规程和修习来应对二者。人并非一个驾驶肉体的头脑。 人类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物质与精神、身体与灵魂——由生命力（Logos）所组织，其最深层的本质指向与宇宙生命力（Dharma）的契合。

五大图谱——印度、中国、安第斯、希腊、亚伯拉罕——通过截然不同的方法，得出了关于这一解剖结构在结构上相互兼容的描述：瑜伽修持、内丹修习、萨满能量工作、理性哲学探究以及一神论的神秘升华。 这种汇聚即是明证。五大独立传统跨越不同大陆与数千年，对同一领域绘制出相互兼容的图谱，这构成了最有力的证据，证明该领域确有其事——人类确实拥有这些传统所描述的维度，且这些维度可通过相应的感知能力加以探究。

这种人类学并非等待科学证实的假说。它是“和谐主义”（和谐主义）的实践根基——体系中一切运作的基石。和谐学院（和谐之轮）即以此为核心构建。生命学院（健康轮）关注肉身及其维系的生命能量。灵性学院（当下之轮）直接关注能量体——意识、冥想以及灵魂器官的修养。认知学院（知识之轮）则通过四种认知模式，探讨认知与认识论维度。 每个轮回体系的每一根支柱，都预设了一个多维度的存在——兼具身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能够以各种层级参与现实。



两种性别：本体论基础

当代的性别话语是人类学真空的直接后果。 若人类没有本性——若在个人自我描述之前，不存在决定其本质的外在本体论基础——那么性别便沦为纯粹的表演性行为，成为一种社会建构，个体可依个人偏好随意定义、重新定义并无限增殖。其逻辑终点已然显现：性别类别无限增殖，每一类仅凭个体的宣称便获得正当性，却无任何外部参照物可供评估该宣称。 《和谐主义》的立场是既定学说。性别只有两种：男性和女性。

这并非出于文化原因而采取的政治立场。这是基于上述人类学论述得出的本体论主张。性别二元性是真实的、具身化的、不可还原的。它作用于人类的每一个维度——不仅在染色体层面（尽管它确实作用于此），更在生命能量层面，中国传统将 阴阳为显化之根本极性；在体质层面，阿育吠陀与中医均描述了截然不同的阳性与阴性体质模式；以及在脉轮系统层面，其通过阳性与阴性的能量流动模式得以体现。

《双人建筑》——即《和谐主义》关于亲密关系结构的文献——阐明了这一原则：极性是伴侣关系的生成原则。阳性与阴性并非社会习俗赋予的社会角色。它们是能量的现实——宇宙极性（Logos）在人类层面的互补表达，其根本性如同电磁场的正负极一般。 没有极性，就没有电流。没有阳性与阴性的互补，伴侣关系中便不存在生发场——只有两个共同生活的个体，这属于友谊，而非每种传统都公认为精神发展主要载体之一的原型结合。

这种困惑源于现代性在过去三个世纪里否定了现实中生命能量的维度。如果现实仅存在物理维度（染色体、解剖结构）和心理维度（身份、自我概念），那么性别便沦为生物学与心理学之间的拔河，缺乏第三维度作为调和。 那个将性别最直接地体验为能量、取向和身体特质的“生命能量维度”，已被从话语体系中截断。缺失这一维度，当代争论的双方虽各有道理，却都存在根本性的缺失。 生物还原论者虽正确指出性别并非纯粹建构——但将其完全归因于染色体则是错误的。建构论者虽正确指出性别无法仅由解剖结构完全描述——但据此推断性别因此具有无限可塑性则是错误的。双方都忽略了性别真正栖居的维度：生命场域、能量之躯，以及五幅地图以高度精确的收敛性所描绘出的体质现实。

说存在两种性别，并非否认那些经历性别焦虑、双性人状况或其他偏离统计学常态个体的存在。变异存在于每一个生物和能量系统之中。例外存在并不否定规则；它恰恰证实了规则，因为“例外”只有在某种模式的背景下才有意义。 这种模式是二元的——阳刚与阴柔——对于那些与该模式产生不协调感的个体，恰当的回应是同情，而非推翻模式本身。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会帮助个体应对他们的体验。它不会为了迎合边缘案例而重构整个人类学体系——尤其是当这种重构是由意识形态的操控驱动，而非对相关个体的真诚关怀时。



超人类主义与身体的殖民化

重新定义的第二个战场在于技术领域。超人类主义——即通过技术超越人类生物学局限的运动——承诺将带来认知能力的提升、寿命的延长，以及人类与机器智能的最终融合。其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包括脑机接口、神经植入物、纳米机器人增强，以及将意识“上传”至数字介质的更宏大愿景。 《和谐主义》对超人类主义的探讨精准到位。渴望超越局限本身并非谬误。每一种冥想传统都认为人类具备彻底蜕变的能力——印度传统将其比作昆达里尼的升起，中国传统则将其视为对 三宝以求得金丹，安第斯传统则将其视为光能场的开发。 人类确实能够超越其目前的状态。这种发展的轨迹是真实存在的。

问题出在方法上。超人类主义试图通过改造物理维度来实现转变，却忽视了真正发生转变的生命、心理和精神维度。植入大脑的人工智能芯片并不能发展心智——它只是将心智从属于一个外部处理系统。 神经接口无法深化意识——它制造了对计算义肢的依赖，而这些义肢可被制造者随意控制、更新、监控和撤销。纳米机器人对身体的增强无法培育生命力——它用工程化系统取代了主权生物智能，这些系统与活体生物的长期交互尚属未知，且其控制权最终掌握在设计者手中，而非宿主。

主权论点具有决定性意义。人体是最后的主权领地。 这是个人自主权最为亲密且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所有曾为人类发展绘制道路的冥想传统——无论是通过瑜伽、内丹术、能量医学，还是通过培养临在——都是通过身体来实现的，而非绕过身体。身体并非超越的障碍。它是超越的工具——一座圣殿，其精炼程度使意识得以在任何技术都无法企及的层面上表达。

植入大脑的芯片并非进化，而是殖民——是外部控制对人类存在最私密维度的渗透。拥有神经接口的人并不比没有的人更具主权。他们反而更不具主权——依赖于一种他们未曾构建、无法完全理解、且无法脱离支撑它的基础设施独立运作的技术。 当该基础设施由企业、政府或任何中央权威所掌控时，人并未获得增强。他们已被俘获。他们的内心世界——思想、感知、决策——皆受制于一套由设计者预设规则的系统。

“和谐主义”的立场毋庸置疑：人类绝非可供升级的平台。 人类是绝对者的微观宇宙——虚空与宇宙在不可分割的统一中——其发展遵循当下之轮所规划的道路，而非硅谷所规划的道路。真正的人类增强是内在的：生命力的培养、感知力的精炼、意识的深化，以及整个存在与Dharma的对齐。 这条道路无需外部技术——只需通过自律、持之以恒且融入身心的修行，去成为你本性最深处本已存在的那个人。技术可以服务于这一过程——作为受托管理下的工具，服从于Dharma。一旦技术寄生于这一过程——将自身插入人类与其自身发展之间——它便已从工具沦为寄生虫，从仆人变成了殖民者。

那些反乌托邦的场景并非空想。其倡导者宣称通向人机融合存在的道路是种解放，但从结构逻辑上来看，这与人类有史以来构想出的最精妙的控制形式并无二致。 一个其认知受植入式技术中介、感知被平台提供商控制的增强现实层过滤、情绪状态可被神经化学接口调节的人群——这并非一个超越了自身局限的人群。而是一个被操控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的人群，这种深度是以往任何权力技术都无法企及的。 对这一发展轨迹的抵抗并非技术恐惧。这是为了捍卫最后一块领地——人体与人心的主权——抵御那些企图对其进行殖民的力量。



复苏

人类学的真空并非不可避免。它是特定哲学选择的产物——消除论唯物主义、对生命与精神维度的否定、将人简化为生物-心理-社会单元——而这些选择是可以逆转的。《生命之轮》（

和谐主义）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一种立足于自身本体论、经由跨传统汇聚所验证、并在生命之轮（和谐之轮）的每个维度中都可运作的完整人类学。人是由身体、生命力、心智和灵魂构成的。 性别是二元、具身且不可简化的。对自身身体与意识的主权不可妥协。发展是内在的，通过“轮”所映照的实践来实现——即修习“当下觉知”、精进健康、使存在的每个维度与“Dharma”保持一致。

这在政治意义上既非保守立场，亦非进步立场。 这是一个先于并超越政治光谱的立场，因为它立足于本体论而非意识形态。当你知晓何为人类时，后续的问题——关于性别、关于技术、关于可接受干预的边界——便不言自明。它们之所以不言自明，是因为人类学提供了意识形态无法提供的标准：一种真实的本性，提案可据此衡量，发展亦可以此为导向。

当清晰降临，困惑便告终结。而清晰始于现代性三百年来一直回避的那个问题：何为人类？《和谐主义》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终结了争论——并非通过某一方在论战中获胜，而是通过提供了一块使争论变得多余的基石。



另见：《西方的裂痕》, 道德倒置, 性革命与和谐主义, 超人类主义与和谐主义, 人类, 身心, 和谐实在论, 双人建筑, 性, 当下之轮, Dharma, Logos, 临在, 和谐的架构, 应用和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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